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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市镇经济繁荣与南宋地方宗教信仰发展
———以南浔镇为核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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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石刻碑志为研究南宋市镇的重要史料，而这些石刻碑志大多数与地方宗教信仰有关。南
宋南浔镇几方碑志涉及：一、南宋时期江南市镇地方民众信仰与地方家族崛起之间微妙的关系。本地
民众是当地佛教寺院与地方信仰的主要赞助者，因此本地民众的经济状况便和本地信仰与地方寺院的
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二、地方市镇寺庙的社会功能与地方家族的世俗供养关系。地方家族对于声
望、话语权、影响力的追求，通过物质财富的捐助与功德，转化为文化资本这一精神财富。
刘方，文学博士，湖州师范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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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宗教

由于水陆交通的便捷，促进了商贸的繁荣，

南宋时期江南市镇得到快速发展。研究南宋市镇

的史料中，一大宗即为石刻碑志资料，而介绍、

研究、讨论南宋江南市镇经济状况的一些典型记

录文字，常常被一些论著反复引用。这些石刻碑

志大多数是与佛教或者地方宗教信仰有关的碑

志。而目前已有的研究，一是仅仅摘录其中涉及

到经济繁荣情况的文字，没有对于整篇碑志进行

全面研究，更没有对于存世的几篇同类碑志进行

整体性综合研究。二是研究者往往最关心和关注

碑志中有关市镇情况、市镇经济方面的内容，而

缺少关心市镇民众的宗教信仰及其相关社会、历

史、文化现象与问题。事实上，这些碑志恰恰主

要是反映市镇民众的宗教信仰及其相关问题的史

料，有关市镇经济等方面的内容只是顺便涉

及到。

南浔镇作为明清之后著名的江南市镇，其崛

起则在南宋时期。不过由于其崛起初期相关文献

十分缺乏，不仅在南宋史料包括南宋地方志中几

乎无从考察，即是南宋文人保存下来的大量文集

中，也难觅踪影。今日可见的相关资料，唯有几

方碑志文献。阮元 《两浙金石志》中收录有４
种，汪曰桢 《南浔镇志》则增加到了１０种，而

且对于阮元已经收录的碑志进行了补校。较之基

本成书于同一时期，收入 《潜园总集》的归安陆

心源撰 《吴兴金石记》还多收入一种。而对比同

为湖州人氏的汪曰桢 《南浔镇志·碑志》与陆心

源 《吴兴金石记》所编著的乡帮文献，可以基本

上判断，虽然两种地方碑志文献在编纂时间上相

续，但是似乎各自独立成书，相互之间不存在影

响关系。

陈寅恪、胡适、汤用彤等研究佛教史的经典

著作，建构了中国佛教史研究的范式，其研究的

都是高僧、名僧和重要思想与事件，而底层那些

“沉默的大多数”———信仰大众的情况则无从知

晓。近年来伴随着微观史学和宗教社会史研究的

影响，研究者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和研究底层大

众的信仰情况。可惜受制于文献资料，往往研究

集中于明清之后，研究宋代的有限的几部著作，

比如韩明士的 《道与庶道》，韩森的 《变迁之

神》，皮庆生的 《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等，

都是充分利用了比较丰富的地方志文献材料。对

于在南宋时期开始崛起的江南市镇，则由于资料

的匮乏，人们几乎很少了解这一时期新兴江南市

镇的地方民众信仰情况。

十分幸运的是，这些保存至今的有关南宋南



浔镇情况的石刻碑志，在内容上与立碑缘由上，

几乎都是与佛教或者地方宗教信仰有关的碑志。

目前已有的对于几方碑志的研究和利用，大

多数研究者仅仅摘录其中涉及到经济繁荣情况的

文字，特别是对于这些碑志资料其中的２种，即

丁昌朝撰 《浔溪祗园寺庄田记》和李心传撰 《南

林报国寺记》，由于其中有几句典型记录南浔镇

及其早期经济状况的文字，常常被介绍和研究南

宋南浔等江南市镇历史与经济状况的一些学术文

章、著作反复引用。目前为止，就笔者所见，注

意到其中佛教内容而加以引用的仅有台湾学者黄

敏枝，其在 《宋代家庭对于佛教寺院的供养———

以石刻文字为主》一文中，引用了几种碑志中反

映了南浔市镇地方家庭对于佛教寺院的供养的相

关材料。①

研究宋代地方信仰的学者则基本上主要着眼

于 《嘉应庙礼部敕牒碑》一种碑志文献。美国学

者韩森在其专著 《变迁之神》中加以引用，在做

了比较详细的内容介绍基础上进行了必要的分

析。②日本学者须江隆在其论文 《从祠庙记录看

地域观》中则从地域观的角度对 《嘉应庙礼部敕

牒碑》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讨论。③

在这少数几篇研究论著中，除了韩森和须江

隆对 《嘉应庙礼部敕牒碑》进行了比较详细讨论

之外，基本上没有对于整篇碑志进行全面综合研

究的文章，更没有对于存世的几篇同类碑志进行

整体性综合研究的论述。不仅有数种碑志文献从

未被研究者所引用和研究，而且就被少数研究者

引用过的数种碑志文献，也因为研究者的论题所

限，而留下不少重要内容没有在研究中涉及，仍

然留下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考察这些反映南浔镇的南宋碑志史料，其内

容十分丰富，广泛涉及到来自中央政府、地方官

府及其国家精英、地方精英、地方家族等不同层

面的机构、集团、群体等，同地方信仰、地方寺

庙之间多方面、多层次复杂关系。限于题旨，本

文仅讨论其中两个此前较少被研究者探讨的

问题。

一、南宋时期南浔地方寺庙与地方家族

崛起之间微妙的关系

正如严耀中在 《江南佛教史》一书中所指

出：“在江南这个地域中，近二千年来最有势力

的宗教便是佛教。佛教在江南传播的过程，正与

后者的区域特征越来越明显，在全国所占的地位

越来越重要的过程相吻合。”④南宋时期，伴随着

江南市镇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佛教和地方民众信

仰也开始扩展到这些发展起来的市镇区域，或者

原有的宗教信仰开始得到进一步的重视与强化。

而这一历史发展的脉络与进程，与伴随市镇经济

发展而崛起的地方家族之间具有微妙的关联。

无论是佛教的传播与发展，还是地方信仰的

兴盛与传播，均与地方社会的经济发展有着直接

的密切的关系。由于地方信仰和非国家寺院的地

方佛教寺院基本上是依靠本地的民众，本地民众

是当地佛教寺院与地方信仰的主要赞助者，因此

本地民众的经济状况便和本地信仰与地方寺院的

发展有着直接的密切的关系。正如宿白在 《寺院

财富与世俗供养》一书的序中所指出：

众所周知，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

时期，宋代是佛教中国化或中国化佛教的形

成时期。剖析西元７世纪至１０世纪时中国

的社会经济因素与佛教之间的关系，对佛教

以及中国历史等研究领域具有重大意义。唐

宋时期的中国佛教，曾以何等光辉的面貌，

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

华彩乐章。唐代佛教创宗立说，远播海外；

宋代的融会贯通，刊印大藏，自不待言，唐

宋佛教对中国政治、文化、宗教、意识形态

等一切领域的深远影响，更是不遑多论。

在唐宋佛教与社会这一广泛的背景下，

会议切入寺院财富与世俗供养这一中心展开

论证，深得个中三昧。因为，寺院经济是佛

教生存、发展的基石，而世俗供养与功德则

是佛教昌盛的源泉。世俗对佛教的支援成为

传播佛教思想和形式的主要因素。学者们把

西元７至１０世纪看作中华文明受到印度佛

教影响而产生了彪炳千秋的一种文化模式的

时期，盖因于此。⑤

关于宋代地方经济发展与地方信仰与传播关

系，韩森在 《变迁之神》中，基于分析宋代五通

等神灵信仰的分布，分析指出它们在东南经济发

达区域的传播，同南宋东南地区经济发展有密切

关联。虽然皮庆生在 《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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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中对于韩森观点的材料使用主要是宋元方

志，认为五通、张王、梓潼等几位重要神灵的行

祠在安徽、江西、湖南等地数量之少恐怕不一定

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很可能是没有流传下来。⑥

但大量文献支撑了宋代地方经济发展与地方信仰

之间的密切关系则是没有什么异议的事实。

樊树志在 《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一书中

综合南宋几种地方志和碑志文献指出：

由于宋代以来江南经济迅猛的发展，市

镇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并且早已摆脱了

几日一集的定期集市模式。

江南市镇的基础奠定于宋代。宋代的农

业革命与商业革命，以及 “苏湖熟，天下

足”局面的出现，为江南市镇的兴起提供了

有力的经济支撑，不少江南市镇都可以追溯

到这个时代。⑦

梁庚尧更是细致地分析从北宋到南宋时期的

江南市镇税收，常常增长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比较

普遍的情况，定量化分析和揭示了南宋时期市镇

商业繁荣的基本情况。⑧正是在市镇商业繁荣背
景下，南浔市镇在南宋开始崛起。⑨

根据南宋的多种碑志记载，南浔 （按：根据

碑志文献，南浔在正式立镇之前称为浔溪、南

林，为避繁琐与混乱，本文中统一称为南浔。）

在南宋时期的宗教建筑主要有佛教的祗园寺、报

国寺与地方信仰的嘉应庙。

劳格文、科大卫在其所编 《中国乡村与墟镇

神圣空间的建构》的序论中指出，文集中的一些

田野考察和明清历史追溯，已经发现地方有势力

的宗族与它们控制当地神龛和庙宇之间的密切关

系问题。⑩事实上，透过南浔南宋时期数篇碑志

的分析，可以发现这一特征，可以一直上溯到南

宋时期市镇寺院、神庙与伴随着新兴市镇发展而

崛起的地方市镇上新兴地方家族之间的密切

关系。

（一）祗园寺与朱氏家族

明董斯张撰 《吴兴金石征》中记载：

《浔溪祗园寺庄田碑记》左朝奉郎签书

江阴军判官厅公事赐绯鱼袋丁昌朝撰，右通

直郎前福州怀安县主管学事兼劝农公事练汝

舟题额，绍兴二十一年立碑存寺中。瑏瑡

据 《浙江通志》卷１２４选举宋进士二记载：“宣

和六年甲辰沈晦榜”中有 “丁昌朝，归安人”。

知丁昌朝为湖州本地人氏，登宣和六年甲辰沈晦

榜进士第。丁昌朝于高宗绍兴二十一年 （１１５１）

撰 《浔溪祗园寺田庄记》，其中记载：

释氏之教，本于清净寂灭，平居恬养，

得遂其性者以香积沾足故也。苟无常产，则

香积不足以充晨昏，而欲使之安于清净寂

灭，难矣。是宜奉释者褒然为首以兴庄田之

利也。霅城之东有塘曰荻，不及三舍有溪曰

浔，在浔之北，有寺曰祗园，杨公保义之所

椎轮。是时百废未举，及法照禅师悟老勉从

其请，来自车溪，经之营之，不及五载而落

成。独常住匮乏，若县磐然，未足以容众，

丛林之士杯渡而至有及门而不能留者，有留

而不能久者，往往飞锡而之他。住持悟老长

虑之，顾思买田以资岁计，志未得也。有信

士朱公道宁者，留心内典，乐施利益，一日

悟老以其诚告，公曰 “无难，吾当办之。”

居无何，乃命二子仁祐、仁宠舍田二十亩为

之倡。其仁宠将仕，又能从父之命，广募士

庶，量力而施，以所得之资增益其数，不逾

岁月，遂成一夫之田。田皆膏腴，无旱潦之

患，自兹以还，岁储赢余，晨夕所不给者，

今无有也。四方清众云集而憩息焉。朝于

斯，夕于斯，精修禅定，恬养天性，一境之

内，熏炙而善良者不可胜计，盖公之惠有资

于释氏故也。乃若佛殿之建，适会岁歉，公

又出粟以助其役；浴堂湫隘，卜其爽垲，公

又乐施，更以石为轮贮藏凋敝，阅时寝久，

公又命工以继以续。凡此皆利益之广者，则

公之所惠岂止一时，将施后世无穷也。而蒙

福岂止一身，将贻子孙不泯也。其与童子聚

沙为佛以成胜因，贫女奉钱入缘以为善果相

属矣。悟老与其徒感公之德无以报，相与立

祠，绘公夫妇像，朝夕瞻仰。又属昌朝为之

记。昌朝应之曰：“公之仁贤乐施，人所讲

闻，其来尚矣，何事于此。”悟老曰：“口耳

之传岂能久乎？绵历岁时，将遂湮没，孰若

形容盛美以刊诸石，庶几有永？”昌朝应之

曰：“悟老之言是也，安敢爱斐陋之文。”绍

兴二十有一年五月望日谨记，祗园教寺法照

禅师立石。瑏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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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碑记体现了几层涵义，现稍作分析。记

文从佛教思想特征出发而马上转入对于寺院与民

众供养关系的论述，“苟无常产，则香积不足以

充晨昏，而欲使之安于清净寂灭，难矣”。清楚

地说明，再伟大、深邃的思想，也要有物质性基

础的支撑才能够存在。然后介绍了浔溪与祗园寺

的地理位置及其祗园寺的历史沿革。碑记的最后

部分，介绍了撰写记文的缘起和立碑情况，将在

本文后面部分加以具体讨论。记文的中间部分，

则是记述了大施主朱氏父子捐助田产和财物的功

德情况。记述说地方上有信士朱道宁，不仅是
“留心内典”，而且还 “乐施利益”，了解到祗园

寺的窘困，答应加以捐助。先是 “乃命二子仁

祐、仁宠舍田二十亩为之倡”，然后其子朱仁宠
“又能从父之命，广募士庶，量力而施，以所得

之资增益其数”，等到修建佛殿之时，“适今岁

歉，公又出粟以助其役；浴堂湫隘，卜其爽垲，

公又乐施，更以石为轮贮藏凋敝，阅时寝久，公

又命工以继以续”。可见从捐助良田、保障祗园

寺僧众的日常生活开销到寺院修建和修缮工程中

的出粮与雇工等等，朱氏父子都是当地民众中最

为有力的捐助者和功德主。

在 《报国寺布施记》碑阴有 《檀越施财置田

名衔》（理宗嘉熙元年二月，１２３７），其中记

载有：

浔溪檀越朱三五承事生前置田一十四亩

入常住，递年收租。三月十八日，值承事讳

辰，启建西资，念佛胜会。瑏瑣

此条记载中的朱三五承事，“置田一十四亩

入常住”，是 《檀越施财置田名衔》中所罗列的

施财置田的檀越中置田数目最多的一位檀越。朱

三五檀越同样是浔溪当地朱氏。

朱氏，乃南浔大族之一。瑏瑤到了明代更是出

了朱国祯这样的著名人物，南浔镇志中记载：

朱国祯，字文宁，……万历已丑进士，

…… 魏忠贤窃柄，国祯佐向高，多所调护。

……及向高密奏忤忠贤，决计去，谓国祯

曰：“我去，蒲州更非其敌，公亦当早归。”

蒲州谓爌也。向高罢，爌为首辅，爌罢，国

祯为首辅。广微与忠贤表里为奸，视国祯蔑

如。其冬为逆党李蕃所劾，三疏引疾。忠贤

谓其党曰：“此老亦邪人，但不作恶，可令

善去。”…… 卒 年 七 十 六，赠 太 傅，谥

文肃。瑏瑥

据汪曰桢 《南浔镇志》记载，祗园寺在镇

西，唐贞观元年建，宋绍兴二十一年里人朱道宁

重修。明万历四十一年裔孙朱国祯重修，并铸

铁佛。

（二）报国寺、嘉应庙与华氏家族

南宋理宗嘉熙元年 （１２３７）二月所撰 《报国

寺布施记碑》正面碑文有 《檀越华七府干布施之

记》，记载了大檀越主华李七府干名文胜者，自

该庵创业以来，凡遇山门大小缘事，无不施财赞

助，在碑记中一一详细罗列所捐助的财物。黄敏

枝对此进行了统计：所施的现钱共计３６２０贯文，

分别充作花瓶、铁香炉、造法堂、三门、库堂、

橱柜、法鼓、大镬、印置大般若经６００卷、钟

楼、普贤殿、佛殿涌壁塑罗汉 （即塑在墙壁上的

立体罗汉像）、千佛宝阁大柱等等，并将８５０贯

文买到吴江县界田２０亩，递年收租，舍入该寺，

逢十月十七日亡妻太君潘氏一娘祭辰时，启建西

资莲社念佛胜会一日，以供养其魂往生净土，以

及生者福乐百年，这些细节都一一镌刻在 《报国

寺布施记碑》碑文中。瑏瑦

被称为大檀越主的施主华李七，名文胜。是

报国寺自创建以来的重要的施主。因此有专门的
《檀越华七府干布施之记》来记载其数目众多的

各项捐助。

而宋 《嘉应庙礼部敕牒》记载：

礼部状准咸淳六年正月二十七日敕节文

中书门下省尚送礼部申两浙运使奉本司据安

吉州申据承节郎、监安吉州南浔镇事陈荣状

申据御前提举所使臣张良嗣并七巷父老华元

实等列状。瑏瑧

如前指出，美国学者韩森在其专著 《变迁之神》

中对于 《嘉应庙礼部敕牒》加以引用并且对于碑

文内容进行了比较详细介绍。但是，真正对于
《嘉应庙礼部敕牒》内容加以比较深入讨论的，

还是日本学者须江隆在其论文 《从祠庙记录看地

域观》中则从地域观的角度，进行了比较细致的

讨论，文章首先考察了华元实在当地的社会地位

与家族的经济状况：

根据同治 《南浔镇志》卷１２中的 《华

文胜传》，华元实家族自先祖华天保自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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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入以来，世代居住于乌程县的南林 （南浔

的别名），祖父华初成、父亲华文胜等是经

荐举做官的。据同治 《南浔镇志》卷１７的
《选举》，宋代进士及第的南浔镇人只有张准
（庆元二年进士）和朱柟 （淳祐七年进士）

两人。即使从选举当仕官来看，华氏家族曾

出过多名官僚，可见华氏家族在当地的社会

地位极高。从经济方面来看，华氏家族在当

地也是资产丰厚的，元实的父亲文胜曾用自

己的钱建造了当地报国寺内的钟楼和佛阁，

还架设了通利桥，因为这些善行，文胜受到

人们的感恩，他架设的通利桥被称为华家

桥，他家所居住的片区被称为华家兜。关于

其儿元实，社会上也流传着下面的逸话。景

定四年 （１２６３年），当时的宰相贾似道实施

了公田法 （政府购买田地以充实军费之法），

政府以廉价的钱币、银、绢或度牒、告身为

代价在浙西购买田地，农民、富豪的田地卖

价几乎与被没收相同。因此，浙西路六府州

出现了大量的破产、失业人员。这时，华元

实将一半田地奉献给了政府。贾似道想把元

实提拔为著作郎作为回报，但元实辞而不

受，此后，他闭门不出，每当在他原来的私

有地上建房时，监镇官都来拜谒，但元实从

不接见。显然，华元实是拥有以土地为主的

大量资产的富户，连监镇官也要对他刮目相

看，在当地是有崇高威望的人物。

文章还特别考证了华元实所具有的 “七巷父老”

这一头衔的社会身份：

华元实有 “七巷父老”的身份，在前面

引用的 《嘉应庙礼部敕牒碑》第二行写着
“七巷社首”。这里 “七巷”的含义未详，不

知是表示地名的专用名词，还是第七条巷，

或是七个居民区，难以下定论。

在 《嘉应庙礼部敕牒碑》第９行上写着
“七社人烟”。宋代民间流行结 “社”祭祀，

“社”起到了一个所谓的 “祭祀共同体”的

作用。因此，华元实可能是镇内七个居民区

乃至七个祭祀共同体的长老、组织者。当

然，今天我们已无法知道这七个居民区乃至

七个祭祀共同体的规模，也不知道当时的南

浔镇所占的空间位置有多大。南浔镇是在淳

祐年间末期 （１２５０年左右）创建的，华元

实生活于南浔镇的草创期，根据后世南浔镇

图，华氏家族定居的报国寺及嘉应庙一带是

镇内最早繁荣起来的中心地区，由此推测，

他极可能是代表全镇人民的父老。近年，柳

田节子从多种角度阐明了宋代父老的实际身

份，指出父老是在当地社会中有立脚点的指

导层，从基层支持地方官对农民的统治，在

维护民间秩序中起到一定作用，王朝对乡村

社会的统治和介入是以父老为媒介来实行

的。正如前面的考察，华元实在当地也有很

高的社会地位，对维持几个居民区的秩序起

到积极作用，这与柳田节子指出的父老是完

全符合的。瑏瑨

华氏家族，同样是南浔大族之一。瑏瑩汪曰桢 《南

浔镇志》人物卷仅列有两个家族的姓氏。（另外

录有隐士史博，为个人而非家族传记，而且是因

为入元之后，史博拒绝征召入仕而入人物传，时

间上已经入元，而非南宋。）第一张氏，乃宋代

大儒张载之后，宋室南渡之后，迁徙到南浔。家

族中在南宋还有人进士第，入仕为高官。第二即

华氏，考亭弟子，（按：考亭在今福建建阳。南

宋朱熹晚年居此，建沧洲精舍。宋理宗淳祐四年
（１２４４）赐名考亭书院。此后因以 “考亭”称朱

熹。）文胜与元实父子均入传。两个家族，或者

为大儒之后，家族中有人进士第，入仕。或者为

大儒弟子，家族中有人入仕。张、华两家均为与

宋代道学、理学有密切关系家族，既反映了撰写

者的观念，也反映了地方社会，地方家族，要获

取社会身份、取得文化认同的主要路径。而对于

地方寺庙的资助，则体现了地方家族获取社会身

份、取得文化认同的另外一条重要路径。

二、地方市镇寺庙的社会功能与地方市镇家族的

世俗供养：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相互转化与建构

过去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研究，研究议题主

要集中于精神与思想、人物与实践，几乎很少关

注信仰的物质层面的基础问题。近年来，有关民

众信仰的物质层面的研究，开始成为一种新的研

究趋势。学者借助于石刻与考古文物，也开始初

步尝试研究佛教信仰的物质层面问题，出现了一

些研究成果，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胡素馨主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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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院财富与世俗供养》，和美国汉学家柯嘉豪的
《佛教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影响》（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就是比

较突出的成果。

胡素馨 （Ｓａｒａｈ　Ｅ．Ｆｒａｓｅｒ）在其主编的
《寺院财富与世俗供养》一书中开篇即指出：“本

书中的文章论述佛教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影响。其

中心议题是世俗和寺院的功德活动与随之而来的

物质和精神财富交换之间的关系。”瑐瑠此书所收录

的论文，主要是以研究和讨论敦煌出土文献、文

物和敦煌石窟艺术为主，虽然与本文所讨论的华

氏、朱氏对于寺院的土地与财物捐助，虽然在具

体方式和具体捐助物品上有所不同，但是都是属

于世俗供养的功德活动。更为重要的是，胡素馨

所特别提示的 “中心议题是世俗和寺院的功德活

动与随之而来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交换之间的关

系”。也就是说，胡素馨特别指出的是这些论文

在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上的特别之处，在于不是

仅仅停留于世俗和寺院的功德活动本身的研究，

而是要进一步研究 “随之而来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交换之间的关系”。黄敏枝的 《宋代家庭对于佛

教寺院的供养———以石刻文字为主》研究的着重

点，仍然在世俗和寺院的功德活动本身，本文则

希望借鉴胡素馨所提示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上

的思路，更为关注于功德活动基础上形成的物质

和精神财富交换之间的关系。

无论是 《浔溪祗园寺庄田记》所记朱氏家族

的功德、《报国寺布施记碑》碑文正面 《檀越华

七府干布施之记》所记华氏家族功德，还是 《报

国寺布施记》碑阴 《檀越施财置田名衔》、《檀越

施财修崇名衔》中所记载的更多的施主的功德、

布施，都是与佛教寺院相关。正如柯嘉豪在 《佛

教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影响》一书中所指出：“佛

寺乃功德之源这一信条可以一直追溯至早期佛

经。……从古代印度至中国早期及以后时代里关

于寺院建筑的描述中，功德一直是人们进行这些

工程的坚实理由。”瑐瑡南浔地方民众对于寺院的捐

助，也再一次印证了这一看法。

那么，地方民众和地方家族为什么要做功

德？为什么要对寺院进行捐赠？黄敏枝在 《宋代

家庭对于佛教寺院的供养———以石刻文字为主》

一文开头就概述了宋代家庭对于佛教寺院供养的

一般缘由：

一般家庭对于寺院的供养是相当虔诚

的，竭尽心力将各种财物供养给寺院，他们

所祈求的回报基本上不出为死去亲人洗涤他

们生前的各种罪孽，和死后灵魂能够得到救

赎，不致于堕入地狱的无尽痛苦深渊之中；

同样的他们也祈求对生者能够得到各种庇

护，福寿绵延，子孙福昌。所以家庭各种成

员都为他们的亲人祈求诸佛菩萨降福消灾。

在文章的结尾部分，作者总结指出：

本文利用石刻文字，可以清楚的看到宋

代的一般庶民家庭，如何透过对于寺院的各

种供养来达到他们心中的愿望，而这些愿望

其实不出于二项主轴，其一：是对死去亲人

的追荐，希望他们能够涤除生前的罪业，免

除地狱受苦，并超升西方净土；另一项：则

是施者也希望他们对于寺院的供养能够取得

诸佛和菩萨们的认同，让生者能够福寿绵

延，安享荣华富贵，这种对于现世利益的追

求，其实也是施者拳拳于心，不敢或忘的衷

心宿愿。相对的，他们似乎很少想到要成佛

或涅盘等不切实际的妄想。瑐瑢

黄敏枝在该文中引用了 《报国寺布施记》碑阴
《檀越施财置田名衔》、《檀越施财修崇名衔》中

所记载的更多的施主的功德、布施情况，可以印

证其文章的结论。而黄敏枝在引用 《檀越华七府

干布施之记》中，虽然概括了华七的布施情况，

但是华七所施功德的缘由，并没有注意、引用和

讨论，而在 《檀越华七府干布施之记》的结尾部

分事实上是比较明确地提到：

右俱如前，谨刻坚珉，请轮年。知事僧

循守成规，严与修崇，勿致更易，庶几圆

满，愿心因果，不昧祈求。现生之内，福乐

百年。他报之中，二严克备者。瑐瑣

所谓二严，一、智慧庄严，二、福德庄严。

《涅槃经》二十七曰：“二种庄严：一者智慧，二

者福德。若有菩萨具足如是二庄严者，则如

佛性。”

而黄文中没有引用的 《浔溪祗园寺庄田记》

中记载有：

凡此皆利益之广者，则公之所惠岂止一

时，将施后世无穷也。而蒙福岂止一身，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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贻子孙不泯也。其与童子聚沙为佛以成胜

因，贫女奉钱入缘以为善果相属矣。

这里引用了两个佛教典故，童子聚沙典出 《妙法

莲华经·方便品》：“若于旷野中，积土成佛庙，

乃至童子戏，聚沙为佛塔。如是诸人等，皆已成

佛道。若人为佛故，建立诸形像，刻雕成众相，

皆已成佛道。”而贫女奉钱则典出 《贤愚因缘经》

中的 《贫女难陀缘品》。经文较长，不俱引，概

述如次：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有一女人名曰

难陀。贫穷孤独。乞丐自活。以乞讨所得一钱布

施供养，于时世尊。即授其记。汝于来世二阿僧

祇百劫之中。当得作佛。名曰灯光。十号具足。

于是难陀。得记欢喜。国王臣民。闻此贫女奉上

一灯受记作佛。皆发钦仰。可见贫女奉钱的典

故，一在说明只要真诚供养，便有可能获得授

记。二在说明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可以带动全

国民众全体供养佛教。

对于为什么要对进行布施和做功德问题，清

代康熙年间，上海附近青浦县一所寺院的住持行

如在 《重修万安桥亭子记碑》中借赞助人之口，

把布施者分成了三种群体。一类是 “上则不住相

布施，谓 （掷）江湘而 （不）顾，割 （身）体以
（乐施）。（誉之不喜），毁之不退。此则上根出俗

者之所为也”。一类是 “次则着我布施，谓金钱

之报不爽， （笠）帽之果昭然。或祈福于将来，

或释 （愆）于既往。此固中人执着者之所为”。

一类是 “下则着人布施，谓一饼犹 （拣）细，一

饭犹 （观沙）。初非有意于津梁，特营心于世
（故）。此固人情往复者之所为也”。瑐瑤

行如对于布施者的分析与分层次，虽然说的

是清代的情况，而同样适用于宋代。当然，对于

为什么要对进行布施和做功德问题，实际上有更

为复杂的多重因素。柯嘉豪在 《佛教对中国物质

文化的影响》中就提到：

每当重建佛寺或主要的修缮工作竣工，

当地官员或文人就会委托人重新撰写寺志，

详细记述该工程的情况并附上施主之名。其

后寺志会被勒于石碑之上，立于寺中供人瞻

仰。在地方志、名家文集和碑帖录中，我们

能发现成千上万条此类记录，它们既提供大

量与佛寺历史有关的资料，也呈现出当时施

主的捐献心态。

为兴建和修缮寺院大量捐资的施主们的

心理，……除了对佛教的虔诚之外，这也是

一种获得声名的方式，使自己的名字得以被

镌刻 在 石 碑 上，并 在 当 地 寺 院 向 公 众

展示。瑐瑥

很显然，“使自己的名字得以被镌刻在石碑

上”从而获得个人与家族在当地的声望，是一种

促使地方民众与地方家族进行捐助的强大动力。

前引 《浔溪祗园寺庄田记》在提到立碑缘由之时

记述到：悟老与其徒感公之德无以报，相与立

祠，绘公夫妇像，朝夕瞻仰。又属昌朝为之记。

昌朝应之曰：“公之仁贤乐施，人所讲闻，其来

尚矣，何事于此。”悟老曰：“口耳之传岂能久

乎？绵历岁时，将遂湮没，孰若形容盛美以刊诸

石，庶几有永？”昌朝应之曰：“悟老之言是也，

安敢爱斐陋之文。”

为了对当地民众中为祗园寺最为有力的捐助

者和功德主朱氏父子表述感谢和进行表彰，不仅
“相与立祠，绘公夫妇像，朝夕瞻仰”。而且专门

立碑，请丁昌朝撰 《浔溪祗园寺庄田记》，从而

把公之仁贤乐施的功德业绩，形容盛美以刊诸石

避免将遂湮没，希望庶几有永。同样被称为大檀

越主的华文胜，作为报国寺自创建以来的最为重

要的施主，有专门的 《檀越华七府干布施之记》

来记载其大量的各项捐助，刻碑立石。而那些同

样捐助了报国寺修建的一大批捐助者，其姓名和

捐助内容也同样被记录在 《报国寺布施记》碑阴

的 《檀越施财置田名衔》和 《檀越施财修崇名

衔》中，立碑纪念。正如卜正民在 《为权力祈

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一书中所

分析指出的：

石碑仍然充当着标准的宣传形式，纪念

捐赠者的功德及其所赞助的项目。石碑并非

简单的捐款记录。它所保存的不单是财富，

还有社会地位和权力。一块石碑通过记录谁

捐赠，就等于宣布了谁能捐赠，谁希望以捐

赠来扬名，谁寻求以捐赠而使他在相关的社

会群落中增加声望。因而，它证实了捐赠者

和非捐赠者所属的社会结构。捐赠形式从一

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依然保持不变。瑐瑦

卜正民所研究和揭示的是明代的情况，然而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同样完全适用于宋代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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浔地方民众与地方家族的情况。捐助与功德，不

仅是为了获得今生与来世的福报，同样也是为了

获得家族在地方上对于声望、话语权、影响力的

追求。地方家族通过物质财富的捐助与功德，转

化为文化资本这一精神财富。朱氏家族对于祗园

寺的捐助及其所获得的声望，华氏家族对于报国

寺的捐助及其所获得的声望，通过刻碑立石的方

式，传之后世。而我们通过地方志文献的记载，

可以清楚看到一直到明代，华氏与朱氏等南浔镇

的地方著名家族，是如何通过对于南宋时期碑志

所记载的相关事迹，而建构起各自家族的谱系、

声望与荣誉的。

（责任编辑：又小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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